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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曾在北京语言大学汉研中心和江苏师范大学“第五届海外中国语言学者论坛”讲演,笔者感谢与会者的宝

贵意见。写作中蒙端木三、王丽娟、裴雨来、庄会彬等提出许多宝贵意见,谨致谢意。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4JJD740003)、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2JZD018)以及语言能力协同创

新中心(江苏徐州)的资助。《语言科学》编辑部及匿名审稿人为本文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使本文受益良多,在此谨致

由衷的谢意。
〔1〕 原文是:“Nativejudgmentonthestressdifferencebetweenfullandweaksyllablesisquiteclearandiscon-

sistentlyreported.(e.g.,Chao2002:38;Wang&Feng2006)Phonetically,ithasbeenfoundthattherimeofafull
syllableistwiceaslongasthatofaweaksyllableinBeijing(Woo1969;Lin& Yan1980,1988)andinShanghai(Zhu
1995).Inaddition,aweaksyllableundergoesrimereduction,sothatalongvowelisshortenedandisoftenreduced
towardsaschwa,andthecodeisoftendeleted.”(Duanmu2014)这里择要摘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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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文章讨论北京话的重音,认为北京话虽然不是英文类stress-timed的语言,但也是一个重音语言;它是

以音节节律为单位实现轻重且直接影响词法和句法的重音语言。文章从音节、音步、韵律词、动词短语,时态

短语、句标短语等不同的语法层级,说明北京话在各个层级上,都表现出重音的作用和特征。文章最后提出,
分层级地研究北京话的重音,不仅可以深入对北京话的认识,而且还可以发展韵律学、韵律构词学和韵律句法

学的理论,以便深入发掘我们以前从未发现过的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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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话的音节与词汇

我们先从北京话的音节(syllable)看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重音语言。

Duanmu(2014)在《SyllableStructureandStress》(音节结构和重音)一文指出:
“说本土话的人对实足音节(fullsyllables)和弱音节(weaksyllables)表现出来的重音不同的

语感是非常清楚的;这种重音的不同一致地反映在语言学家的观察报告里面(Chao2002;王志洁和

冯胜利2006)。实验语音学发现,北京话(Woo1969;林茂灿和颜景助1980)和上海话(Zhu1995)
实足音节的韵母比弱音节的韵母长一倍。不仅如此,弱音节的韵母常常弱化为一个央元音,以致丢

失韵尾的辅音。”〔1〕

Duanmu(2014)举的例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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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读　　　　　　轻读　　　　　　例子　　　　
[kɣ]-HL　　 [kə]　　　 [tsei.kə]　　这个

[maː]-H　　 [mə]　　　 [twei.mə]　 对吗

[fa■]-H　　 [fə͂]　　　 [tiː.fə͂]　 地方

[thou]-MH　　 [tho]　　　 [muːto]　 木头

[tai]-HL　　 [te]　　　 [nau.te]　 脑袋

Duanmu(2014)的结论是对的:母语者能够对音实调足的完整音节和轻音节之间的轻重差异具有十分

清晰和一致的判断:北京人在说北京话时是有轻重的。
不仅如此,实足音节的韵母还可以从音系理论上进一步示解(berepresented)为 VX,亦即韵母有

“V”和“X”两个位置。弱音节的韵母可以示解为 V,只有一个位置。用节律学的话说,韵母具有两个韵

位(VX)的音节,叫重音节,韵母只有一个韵位的音节叫轻音节(Duanmu2014)。〔2〕

据此,“个、吗、(地)方、(木)头、(脑)袋”是轻音节;“鸟、蛙、恩”是长音节、重音节。实足的音节在音

系学上的两个韵位(VX)和轻音节的一个韵位(V)构成了节律音系上的重音节和轻音节。这从理论分

析上说明:北京话的音节有轻重的不同。
这是本文所说“北京话是一个重音语言”的第一个证据。〔3〕还有更多的证据支持重音说。请看:

(2)棋子　　　　方舟子　　　　妻子　　　　　旗子

炕头 砖头 包头(地名) 木头

在北京话里,上面的四个“子”和“头”有不同等级的重量。这一方面说明北京话的音节有轻重之别,另一

方面也说明北京话的“轻重”不是简单地两级轻重,而是有四个不同的等级。亦即:
(3)a.重音节　　 稍轻音节　　　轻音节　　　　最轻音节

b.超强 强 弱 无重音节

c.棋子 方舟子 妻子 旗子

d.μμμ μμ μ invisible〔4〕

事实上,只有理解了北京话里面的这种轻重关系,才能看出并理解最小轻重差异对的存在。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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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原文是:Phonologically,therimeofafullsyllablecanberepresentedasVX,whichhastwopositions,and
thatofaweaksyllablecanberepresentedasV (orsometimesasyllabicC),whichhasoneposition.Inmetricalterms,

syllableswithVXrimesarecalledheavysyllablesandthosewhoserimeisVarecalledlightsyllables.(Duanmu2014:

427)这里择要摘译之。
注意,汉语是一个重音语言,并不意味着汉语和英文没有区别。首先,无论重音语言还是声调语言,都是类型

学方面的说法,通常针对字词而言。汉语是一种声调语言,因为声调在音节层面有区别意义的功能。英语是一种重音语

言,或重音节奏型(stress-timed)语言,因为英语的词重音有区别意义的功能,如°contract(名词)和con°tract(动词)。如果

重音位置念错了,意义就会不清楚,如°apple念成ap°ple就听不懂。本文所要指出的是:人类语言在声调和重音方面的表

现,绝非简单的二元分类,因为声调和重音通常是在一种语言系统中共存的,即便是英文也有学者认为是一种有调的语

言(Goldsmith1981)。北京话作为一种典型的声调语言,同样具有复杂的重音系统,而且在多个语法层面发生作用(参下

文)。笔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特别指出这一点。
注意,“七子(日本人名)”和“妻子(wife)”的“子”北京话有区别,这是北京音系语法的现象。因此,证明首先

来自音系语法的证据,当然也可以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来验证(看“七子”、“妻子”甚至“旗子”中“子”的时长差别,笔者感

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但这四个等级如何用韵素分析来表示,这是韵律音系学的问题。这里无疑给汉语音系学家提出

了一个汉语韵律学上一个重要问题。至于如何从韵律音系学上处理他们,例(3)d只是一个建议。读者可参看 Qu
(2013:1-3)、曲辰 (2001)有关四个重音等级的韵素分析。



(4)德行讽刺语　　　　　Vs　　　　　　　德行(品德与行为)

炒饭 N　　 Vs　 炒饭 VO

范畴 N　　 Vs　 犯愁 VO

说汉语都没有重音,显然不是事实,因为北京话的重音可以区别意义。比较(黑体大写字母代表重音):
(5)a.(走进老板办公室后)职员说:“老板,今天我要bàoCHÓU。”

b.(走进老板办公室后)职员说:“老板,今天我要BÀOchou。”

上面bàoCHÓU和BÀOchou的不同恐怕只有“老板”最清楚:例(5)a是要“报仇”,例(5)b是要“报
酬”,二者的轻重格式和意义有天壤之别。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下面的语境里本来有区别的重音对立

可能会变得不明显。例如:
(6)a.你知道这种炒饭的味道吗?

b.你知道怎么炒饭的技术吗?
“怎么炒饭”中的“炒饭”是动宾短语,而“这种炒饭”中的“炒饭”是名词。但上面两句中的“炒饭”即使北

京人,也不容易辨其轻重,〔5〕遑论没有北京重音语感的南方人。那么能说“炒饭”没有重音吗? 看一下

下面语境中的“炒饭”就不言自明了。
(7)A:这是什么? 　　　　B:这是炒饭。
(8)A:你会什么? 　　　　B:我会炒饭。

例(7)中的“炒饭”是名词,例(8)中的“炒饭”是动宾词组,彼此的轻重语感和例(6)中的显然不同:名词性

“炒饭”的读音不会出现在第二例中助动词“会”的后面。就是说,动宾的“炒饭”在句末的位置上一定是

后重。由此可以看出汉语(这里指的的是北京话,下同)是有轻重之分的。
上面的论点还可从王志洁和冯胜利(2006)的例证中清楚地看出来。例如:
左重:安静、帮助、包庇、猜测、仓促、方便、穿戴、刁难、吩咐、收获、声誉、干涉、估计、规律、恢复、督

促、修炼、庄重、伤害、辜负、遭遇、装饰、家务、经验、科目、安慰、方式、舒畅、温度、发育、亲切、敦厚、压力、
忧郁、偏僻、……

右重:包办、编队、编号、标价、参战、车库、充电、出众、担架、灯泡、登陆、抽空、发电、光棍、出错、发
货、刀刃、开业、拉客、拍卖、拼命、签字、失控、输液、听话、偷税、销假、歇业、心细、宣战、支票、山洞、交账、
生病、失业、……

不分:安葬、搬运、鞭炮、出售、车速、当代、崩溃、方案、分店、干旱、更正、宫殿、关闭、规定、欢度、激
战、交替、接近、经费、捐献、军备、科技、空运、驱散、升降、收购、书信、酸菜、通货、先进、相互、宣告、招聘、
诸位、香料、……
上面这些词汇的轻重格局用图形表示,即:

轻声 X Y Z不分 右重左重

图1北京话双音组的重音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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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里不仅有(疑问)焦点重音的影响,而且有语流及其所造成的“重音调节”因素的影响。当然,这个领域的节

律音系的研究仍很薄弱,有待将来的研究。



可见,北京话里不分轻重的词汇只是四类之一,而这类一旦进入上下文,就会随文而变。(参见本文脚注

5,亦可参见Duanmu2007)
当然,词重音的类型不同并不意味着词重音是任意的。对某些词来说是固定的、词汇性的。下面所

示的最小差别对儿,更能清楚地表示出北京话词汇的轻重对立。
表1 北京话中的最小差别对

1 2 3 4

1 [初]期　初[七] [工]程　攻[城] [公]有　工[友] [交]代　胶[带]

2 [茴]香　回[乡] [文]明　闻[名] [林]产　临[产] [谋]士　谋[事]

3 [厂]家　想[家] [敢]于　赶[鱼] [手]法　守[法] [启]事　起[誓]

4 [道]家　到[家] [便]捷　变[节] [助]手　住[手] [避]讳　闭[会]

上面的16对例子中如“厂家:想家”、“道家:到家”之间的重音对立,在北京人的语感里是非常明显和清

楚的。
注意:上面的重音类型虽然说明北京话的词有重音,但是它们有的左重(包括轻声)、有的右重、有的

同重,因为词重音的格式不一,因此有人认为“北京话的词重音没有规律”或“没有规则意义上的词重

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首先,词有没有重音是一回事,词有一个重音格式还是多种重音格式是另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其次,北京话的词重音有不同的类型,不能说没有规律,因为每类中的词重音是有类定的(因类而异

的重音类型)、不是任意变化的。比较(黑体表示重音):
(8)a.校长一向尊重大家的意见。

b.校长一向尊重大家的意见。
表示有学问的“大家”是左重,绝不会右重;而表示集体的“大家”是右重而绝不能左重。北京话里的“大
家=everyone”和“大家=famousscholar”之间的重音对立是通过重音类型的对立来实现的。既然重音

有类,类有对立,就不能说北京话里的词重音没有规律。更有明证:北京话有重音的事实,如下文所示,
并不仅仅表现在词汇上,而且还表现在词法和句法上。

2 北京话的“音步”

谈重音不能不涉及音步。音步和重音密不可分。音步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和定义。例如:

1)节律音系学中的“音步”　　(构建节律栅(metricalgrid)的基本单位);

2)韵律音系学中的“音步”　 (韵素→音节→音步→语音词 ……);〔6〕

3)韵律构词学中的“音步”　 (韵素→音节→音步→韵律词);

4)诗律学中的“音步”　 (《诗经》、《楚辞》、律诗、平仄);

5)其他相关领域……
表面看,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音步;然而,音步的实质是什么? 其基本功能是什么?

著名节律学家 Hayes(1995)指出:“为了标识(节律中的相对)凸显,音步把相邻的音节组成一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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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英文语流中的“don’t”,“can’t”,北京话中的“biao=不要”为韵律音系学中的语音词(语流音变的产物),它
们和韵律构词学中的韵律词(构词法的产物)不同 ,不可混淆。



位(Thefootorganizesadjacentsyllablesintounitsforpurposesofmarkingprominence)。”〔7〕

这是节律学中有关音步基本功能的一般共识,它里面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i)音步是节律单位;ii)
音步以“标记凸显(markingprominence)”为目的。

换言之,节律单位和韵律凸显是一张纸的两个面。有节律单位而无韵律凸显就丧失了节律单位存

在的目的(或原理)。Hayes毫不讳言,指出“重音是节律的思想及其节律重音理论模式,都源于 Liber-
man(1975)和Liberman&Prince(1977)。”〔8〕有关这方面的阐述 Hayes在他《节律重音理论》一书中

(1995:2-10),言之极详:

1)节律结构中最小的成分是音步。　　Thesmallestconstituentinmetricalstructureisthefoot.
2)重音是节律结构在语言学上的表现。　　Stressisthelinguisticmanifestationofrhythmic

structure.
3)除了音强这种边缘性角色外,重音调用了诸多服务于音系目的的语音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重

音是寄生的。〔9〕

4)在精细实验研究的大量数据上建立起的共识是:不存在单一的物理对应物可以充当直接反映语

言学上的重音级。节律并非固定于任何特定的物理的实现。〔10〕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不难悟出:一个语言有什么样的节律单位、有什么类型韵律凸显,因语言语音

系统的不同而不同。但无论如何不同,它们都万变不离其宗:“节律单位”和“韵律凸显”这两个基本概念

是相依相生的、是普世的。
正因如此,著名语音学家 Kenstowicz(1993)也强调指出音步双分支是相对轻重结果,他说:

“韵律词意味至少一个节律音步。如果在这个意义上预设节律音步可以验测出在重音分析上

需要的同样结构的话,那么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最小属性需要两个位置:因为它反映了节

律音步是强与弱两个成分的组合。”〔11〕

这句话里至少包含如下几个重点:i)韵律词PrWd至少是一个节律音步;ii)音步是结构;iii)节律音步的

结构鉴定和重音结构的分析,是一回事。

Kenstowicz(1993)论述中最重要的和汉语研究直接相关的结论是其最后一句话:“现在我们清楚了

为什么(韵律构词上)最小属性的要求一定是两个位置:因为两个位置反映了节律音步是由一个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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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11〕

该书更为详细的论述是:“Thefootorganizesthesyllablesintoconstituentswhichmarkrelativeprominence:

weak&strong.ThestrongorthedominantelementiscalledtheHEAD.Strongandweakpositionsorprominentand
non-prominentsyllablesarepairedtogetherinaprosodicformationcalledthefoot.Insomelanguages,footformationis
binary,whileinothersitmaybeunbounded.”(见https://www.mona.uwi.edu/dllp/.../Prominence_metrical.pdf)注

意,这里说的是音步的功能,不是重音的功能。重音的功能(如制造语音对立、标记构词和句法结构、凸显焦点)是多重性

的语法功能。
原文是:“theideaofstressasrhythmanditsformulationinmetricalstresstheoryisduetoLiberman1975.”

(Hayes1995:3)
原文是:“Asidefromthemarginalroleofloudness,stressisparasiticinthesensethatitinvokesphoneticre-

sourcesthatserveotherphonologicalends.”(Hayes1995:7)
原文是:“Abodyofcarefulexperimentalworkhasestablishedthatnoonephysicalcorrelatecanserveasadi-

rectreflectingoflinguisticsstresslevels”and “Rhythmingeneralisnottiedtoanyparticularphysicalrealization。”
(Hayes1995:8)

原文是:“...PrWdentailsatleastonemetricalfoot.Assumingthatthemetricalfootinthissensediagnoses
thesamestructureasthatrequiredintheanalysisofstress,itbecomesclearwhyminimalityrequirestwopositions:itre-
flectsthemetricalfootasthecompositionofastrongelementwithaweakone.”Kenstowicz(1993)



弱组合而成。”Liberman(参见Kenstowicz1993)这种[强弱 → 二分 → 音步 = 结构]的理论,不仅是韵

律音系学的基础,更是节律音系学原理。Hayes(1995:29)说:“节律栅不是简单序列排列,而是有关关

系的结构(metricalgridsarenotsimplesequencesofcolumns,butinfactrelationalstructures)。”
为说明这个道理,他举例如下:

(9)a.　　∗　　　　　b.　　　　　∗　　　　　c.　　　　　　　　　∗
　　∗1　∗2　　 　　∗1　　∗2　　　　 　　∗1　　∗2　　∗3

“上面三个节律栅里的∗并不是简序列排列,而表现的是栅层上栅号(grid)之间相对凸显的关系(arela-
tiveprominencerelationbetweenthegridmarksonthesubscriptedlayers)”(Hayes1995:29)。

换言之,节律栅里面的栅号所体现和代表的,同样是“相对轻重的结构”。因此 Hayes(1995:30)总
结说:“因为凸显关系强制性地定义了所有的栅层,所以无论节律栅有多少层,最高一层总只能有一个栅

号(sinceprominencerelationsareobligatorilydefinedonalllayers,thennomatterhow manylayers
thereare,therewillbeatopmostlayerwithjustonegridmark)”。

为什么每个节律栅的最高层上只能有一个栅号呢? 这就是相对轻重原理的直接结果:“任何同一个

节律层上的两个栅号,下面的两种情况必居其一:要么其中之一是从属性的(相对另一个而言),要么二

者都是第三者的从属。”〔12〕可见,节律栅同样遵循相对轻重的原理。
事实上,无论韵律音系学里面的节律树还是节律音系学里面的节律栅,都是 Liberman & Prince

(1977)用来示解(interpret)同一韵律规律的不同表达式(interpretation)而已。
有了上面的理论基础,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音步双分的普世(或普适)规律。而汉语中不同领

域(诗歌、散文和话语)所构建的音步,也不例外。虽然它们各有其独特性(譬如诗行的不同言数、诗行里

平仄的不同分布、话语的节律、核心重音的实现等等),但其基本的韵律属性是一样的。
什么是汉语音步节律属性呢?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音步。

2.1 汉语自然音步的定义

我们认为,没有语义、句法、语用等其他语言因素影响的、纯语音的节律单位,叫作自然音步。
像“水”的 H2O一样,汉语的音步也应该有不含其他成分(杂质),只在“语言蒸馏水”里(亦即无语

义、句法、语用的语境)出现的单纯(或纯粹)形式。
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并不难理解,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找到这种纯粹的形式。

2.2 自然音步“提纯法”

换言之,我们能不能像化学家给水提纯一样,给汉语的韵律“提纯”? 冯胜利(1998)利用下面三种方

式对汉语的节律进行“提纯”。

1)单纯数字的节律:　　　　55/55/55/555/

2)同义词串的节律:　　 柴米/油盐/酱醋茶/

3)音译音串的节律:　　 布宜/诺斯/艾利斯/
上面“数字串、同义词串、音译词音串”里,可以说已经过滤掉了“语义、句法、语用”等非节律的信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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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原文是:“Giventwogridsmarks,x1andx2,onthesamelayer,oneofthefollowingmusthold:eitherone
markissubordinatedtotheother,orbothmarksaresubordinatedtoathird.”(Hayes1995:29)



它们仍能表现出同样的语音格式的话,那么这些格式就可以看做是经过提纯后的纯节律结构。如果成

功,那么我们就发现了什么是汉语的“自然音步”。
不难看出,无论单纯数字,〔13〕还是同义词串,或是音译词的音串,〔14〕其节律格式都是一样的:从

左向右两两组合,如遇奇数,最后一个单个音节和前面的双音节单位组合成一个节律组,构成一个“三音

节组”。换言之,汉语音节的自然音步(纯粹的节律组)的结果是:“小不减二,大不过三”。
自然音步的存在还可以通过三声变调来验证。例如:

(10)a.音节　　　　　5555555
b.声调　　　　　3333333
c.自然变调　　　2323223
d.不存在者　　　∗2222223
　　　 ∗3232332

为什么七个5字,要念成“无五、无五、无无五”就顺口,而念成“无无无无无无五”就不顺口呢? 为什么绝

不会念成“五无、五无、五无五”呢? 不承认自然音步的存在是无法解释的。
就是说,在最纯粹(最理想)的节律环境里,“音节从左向右两两组合,遇到最后一个奇数音节,将其

与前面的双音节组合,构成一个三音节组。”这就是自然音步法,这就是汉语节律的 H2O。有人说,995
和955也是数字串,但前者可以念成223调,后者念成323,可见2+1(995)紧,而1+2(955)松。

然而,这是一种错觉。原因很简单:995和599不是“自然音串”,前面和后面的两个9已然先入为

主地把音串分组了。这就是先暗设了1+2和2+1的字串组合,然后再用这个组合(1+2和2+1)来证

明这个组合的存在,结果难免不为假象所欺。自然音步的可贵之处就是在“蒸馏水”(纯粹节律、理想环

境)里面找 H2O,而没有任何“暗设”。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说水是 H2O 的时候,我们知道:并不是所

有的水都是纯粹的 H2O。
事实上,我们在自然界很少看到或遇到纯粹的 H2O:几乎所有的自然界的水都有杂质。音步也如

此。语言不同范畴里的音步都或多或少受到其他因素(或其他目的)的影响,因此自然音步的“变体”(掺
入或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的结果)要比自然音步“本体”的现象多得多;甚至我们平时遇到的音步几乎都是

变体或混合体的音步。
然而,更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怎样的水(江水、海水、茶水、泔水……),其本质属性仍然是 H2O;同

理,无论怎样不同领域的不同类型的音步,其本质属性仍然离不开自然音步。
换言之,在汉语的节律里,没有不服从以“2”为基本单位音步。汉语里所有不同类型的音步都是以

“自然音步”为基础的变体或加工体的产物! 以诗律为例,我们看到下面的有关音步论述。

1)Halle& Keyser(1966;1971:xvi)
语句重音跟诗歌节奏模板的对应原则(PrincipleofMappingRelation)

2)端木三(2016:68)
所有的节奏模式都可以用一个统一的音步来解释。

3)冯胜利(2015a:51-66)
汉语自然音步与汉语诗歌之间的对应原则(Mapping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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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注意:电话号码等数字受区号和其他语用的影响,所以这类数字串不宜作为证明和证伪自然音步的证据。
注意:“安格鲁撒格逊”的音译节律,受原文 AngloSaxon的影响,所以不是自然音步的节律。



五言 2+3
三字尾

七言 2+33
汉语的诗歌节律均可用自然音步来解释

“语句重音”是自然话语里面的重音,诗歌节奏模板是诗歌里面的韵律,二者虽然不同,但 Halle& Key-
ser(1966,1971)的“对应原则”告诉我们:二者的基本单位是相互对应的。Duanmu(2016:68))更清楚

地界定“所有的节奏模式都可以用一个统一的音步来解释。”这当然不排除诗歌和话语。
很显然,诗歌离开了话语就成了无本之木。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诗歌有诗歌的节律特点,汉语诗歌

最典型的独特之处就是空海法师(公元774-835年)所说的“一行两段”或林庚先生所谓的“半逗律”的
诗行节律法。

正因如此,无论五言或七言都是“三字尾”。其所以如此的原因,一是自然音步的结果;二是一行两

段的要求:2+3(标准音步+超音步)或4+3(复合音步+超音步)。
不仅诗歌表现自然音步的属性,汉语的四字格更能反映自然音步的威力。最常见的例子是:

无[肺病牛]�、
句法
自然音步

[一衣带]水
1+����3 3+����1
2�+��2 2���+�2

(11)

　　“从左向右,音节两两组合”是自然音步的基本操作,因此四字形式一旦上口,自然音步马上断之为

二。这就是为什么[1+3]的[无[肺病牛]]变成了2+2的[[无肺][病牛]]、[3+1]的[[一衣带]水]也
变成了2+2的[[一衣][带水]]。

前面说过,节律单位和韵律凸显是一张纸的两个面,汉语节律单位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韵律凸显的

存在,至于这种韵律凸显是不是、或叫不叫“重音”,那是名称或术语的问题,不是问题的本质。什么是本

质? 节律不能没有凸显,而重音,用 Hayes的话说,是根据不同的语言而有不同的物理现实/实现。人

类语言的重音不必也不可能用一种语音手段来实现。
事实上,即使是北京话里的重音,也因其类型(词重音、核心重音、对比重音、语调重音)的不同而有

不同的语音现实/实现。〔15〕了解了重音的这些特点和属性,我们就不难理解北京话的节律单位和重音

表现。

3 韵律词的“左向”与“右向”和造词与造语

自然音步的存在不可避免地造成音步左向与右向的对立:右向自然,左向反自然。
(12)自然　　　　　55/55/555　　　　　　　

混合 5+9+9　　9+9+9　　 9+9+5
3　2　3 2　2　3 2　2　3

上面的三声变调格式告诉我们:999和995的变调律一样。为什么呢? 因为是自然音步。为什么599
的变调律不同? 因为99二字相同类聚,所以599是1+2,是反自然音步,它和自然音步的字串999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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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英文的短语用重音节奏型(stress-timed)音步(如Catschasemice= Thecatswillbechasingthemouse),而
构词加缀则根据音节节奏型(syllabletimed)音步(如bigger/∗difficulter)。可见其音步在不同范畴里用不同的语音手段

来实现。



995之不同是预料中事。
这里,我们更关心的是这种“自然”与“反自然”的节律对立有没有造成语言其他层面的对立、有没有

它的语法功能? 我们来看事实。最经典的例子是:进口商品、复印文件。这两个四字形式都是2+2。2
+2是两个自然音步的复合,叫做复合音步。

汉语中的四字格都是复合音步的结果。然而引人深入的是,一旦把四字的自然音步变成自然与非

自然的对立(2+1自然和1+2非自然的对立),那么结果就大相径庭。

复印文件

右向造词 左向构语
[复印]�件 印 [文件]

]
]

]

(13)

　　“自然”的是词,“非自然”的是短语。这一点如果从轻重的角度看,同样反映出二者对立的实质。
(14)左重　　　　　　　　　　右重

[复　印]件 印 [文 件]
厂家 想家

道家 到家

报酬 报酬

BLACKbird blackBIRD
扬抑格的音步是默认的自然音步,在汉语里是构词的最基本的形式。与词对立的是短语,因此扬抑为

词,抑扬为语。这是在“词—语两极”相对的层面上产生的对立(在短语独立的层面里,左右向音步皆可

造语)。
换言之,语言中的区别性特征是在对立环境下形成的,在 A环境中的对立,并不意味着形成这一对

立的某一特征在B环境中仍然起作用。这一点经常引起误解。〔16〕

毫无疑问,上面的对立是带有规律性的。比较下面两例:

烘手机

[烘 [手 机]] [[烘 手] 机]
]

]
]

(15) NN 2+1 皮鞋+厂 * 鞋+工厂 1+2
VO 1+2 读+报纸 * 阅读+报 2+1

我们知道,1+2和2+1的对立吕叔湘(1963)就指出了。但是他仅仅把这种现象归纳为一种趋势。而

韵律语法理论里,左向构词、右向构语和左重为词(烘手+机、BLACKbird)右重为语(烘+手机、black
BIRD)共同构成一种深层的规律。〔17〕

我们也注意到时下有人主张“趋势说”而质疑这里的“规律说”,因为把右向构词作为规律会遇到很

多例外。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们认为乔姆斯基(Chomsky)的话就是最好的解释:“我们不能让现存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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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右向构词、左向造语”的独立是构词法里的独立,离开词法,在造句法里,左右两向没有独立。
因此王志洁和冯胜利(2006)文中的右重词可以看做短语词“动宾短语”或“主谓短语”固化而成的词。



外阻挠我们对保留着的规则做系统化模式的理论构建。”〔18〕事实上,正因为我们没有受到例外(或反

例)的阻挠,才发现了例外中潜藏着的更深的规则。例如:
(16)纸老虎　　　　　小提琴

金项链 白大褂

1+2是非法的构词韵律,但是1+2的“纸老虎”、“小提琴”都是词。它们是反例吗? 不是! 因为“小提

琴”的结构是“A+NN”,是按短语操作构成的“句法词”(冯胜利2001;庄会彬2015:49-64),所以不是

反例。
然而“纸老虎”是 N+NN,是[名+名]的词法运作,是1+2的韵律,所以是反例(因为1+2的 N+

NN不能构词,但“纸老虎”是词)。
再进一步地深入地观察,我们发现,它不但不是反例,反而从旁支持了1+2的 N+NN不能构词的

“右向构词”理论。比较:
(17)a.“材料”　　　铁公鸡、木地板、棉手套、金项链　　　　　可用1+2。

b.“所有格” 班主任、校领导、班级主任、学校领导 可用1+2。
原来,凡属用为材料性的名词,才可以占据1+2的“1”的位置。正因如此,“纸老虎”可以成词,因为这里

的“纸”是材料性的,而“∗ 纸+工厂”的“纸”不是材料而是产品。“∗ 金+工厂”和“金+项链”的对立也

如此。第二类的1+2都是所有格。
这就告诉我们,“右向构词”的规律不但没有错,有其他原因造成的例外反而从旁证明了这个规则的

力量,亦即 N+NN只能以例外身份出现(N用作 A),否则纯1+2的 N+NN不合法!
更令人鼓舞的是:坚持形式化的规律不仅帮助我们解释了吕先生发现的趋势的所以然、而且还帮助

我们发现了以前没有发现的新现象:材料、所有格名词所以能用于1+2的原因很可能是“材料、所有格”
实际上就是形容词而不是名词的缘故(冯胜利2001;Duanmu2012)。

综上所述,北京话构词法中语素组合的“向”直接反映出北京话音步的“向”及其与重音的关系。

4 北京话的“重音层级”

北京话的重音并不仅仅反映在词汇上,更明显的是反映在短语(或造句)上。这一点在讨论北京话

重音的时候,常常被忽略。
北京话短语里的重音不但非常突出,而且根据句法层级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韵律规则和作用。

如果我们片面地认定北京话不是重音语言,那么将面对北京话短语严格遵守重音规则的矛盾。我们知

道,北京话的短语受到核心重音、强调重音、对比重音的严格控制,这是新兴韵律句法学的新发现。
正因如此,现在讨论北京话重音的时候就不能再囿于以往的旧说,认为“汉语没有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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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原文是:“Itisquiteobviousthatmanyofthephonologicalrulesofthelanguagewillhavecertainexceptions
which,fromthepointofviewofthesynchronicdescription,willbequitearbitrary.Thisisnomoresurprisingthatthe
factthatthereexiststrongverbsorirregularplurals.Phonology,beingessentiallyafinitesystem,cantoleratesomelack
ofregularity(exceptionscanbememorized);beingahighlyintricatesystem,resulting(verystrikingly,inalanguage
likeEnglish)fromdiverseandinterwovenhistoricalprocesses,itistobeexpectedthatamarginofirregularitywillper-
sistinalmosteveryaspectofthephonologicaldescription.Clearly,wemustdesignourlinguistictheoryinsuchawaythat
theexistenceofexceptionsdoesnotpreventthesystematicformulationofthoseregularitiesthatremain.”(Chomsky& Halle
1991:172)



　　如图2所示,在不同的短语层级里面,北京话里有不同层级的(短语)重音规则:

图2句法层级与韵律层级示意图(参见冯胜利2016)

上面的树形结构表示:最底层的是DP-Prosody限定词短语(传统的名词组)的韵律结构,名词短语重音

在这个范域(也出现在其他论元的位置上);其上是动词短语韵律(VP-Prosody),这是核心重音(广域焦

点)的范域。核心重音范域分为两类,一类是指派域,一类是作用域。前者是“动词把重音指派给它直接

支配的承重成分(承载重音的成分)”的范域;后者是“VP内重音对外接成分的作用”的范域。再往上是

时态短语韵律(TP-Prosody),这里是狭域的焦点重音常常出现的范域。最上面的 CP-prosody是语调

重音范域(Tang2003:55-59;Richards2010:144)。
每一个层级都有和自己对应的韵律规则和表现(狭域焦点表现为高低,广域焦点表现为长短),而每

一个范畴都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本文显然不可能一一穷尽每一层级各自所辖的韵律机制和表

现,下面只能就其主要特征,举例说明。
更详尽的论述请参见冯胜利 (2016)。

4.1 核心重音指派域(V’-Prosody)

先看核心重音的指派范域。根据 G-NSR(Feng2003),核心重音指派给动词直接支配的补述语。
这就意味着,核心重音直接影响动词的题元结构。

最先发现这种影响效果的是Chao(2002:221)。他在分析“体了一堂操”时说:
“可是既然咱们可以说「上了一堂课」,何以不能说「体了一堂操」? 要是照字面意义来说,「操了

一堂体」应该更合逻辑,可是却没人这么说。这又是语音的因素比逻辑的因素重要的关系。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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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宾式结构的抑扬型韵律就足以强迫「体」作动词,「操」作宾语,不管逻辑不逻辑。因此「体了一

堂操」也就成了学生的经常用语了。”
这就是著名的电离化(国内叫做离合词)现象 。〔19〕用赵元任先生的话来说,汉语“体操”一词所以有离

有合,不是句法的原因,也不是语义的致使,而是动—宾式结构的抑扬律“强迫‘体’作动词,‘操’作宾

语”,一句话,就是“抑扬型韵律强迫”的结果。“抑扬韵律”不是重音是什么? 这里的关键不仅仅是北京

话有抑扬律重音,重要的是这种抑扬律可以“强迫”名词作动词、动词作宾语,而“不管逻辑不逻辑”———
这显然是反句法、反语义、反功能的韵律制约语法的操作。赵元任认为这是 “语音的因素比逻辑的因素

更重要的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韵律的因素比句法和语义的因素更重要。
我们说北京话是一种重音语言,其重要证据之一就是北京话的重音可以征服句法和语义。从这个

意义上说,北京话是一种有自己特征的重音语言。因为抑扬律不仅有征服语义的威力,而且它还有“创
造”语法的魔力。请看:

(18)a.单纯动词的假宾语　　鞠[个]躬、高[什么]兴、体[了一堂]操

　　　 他给大家鞠了三个躬。

　　　 ∗ 他给大家鞠躬了三次。

b.他动词的冗宾语　 　 吃饭、喝水、看书

　　　 妈妈,我饿了,我想吃饭。

　　　 妈妈,我饿了,∗ 我想吃。

c.自动词的空宾语　 　 睡觉、走路、跑步

　　　 今天我睡了一觉!

　　　 ? 今天我睡了。〔20〕

这些“假宾语”、“冗宾语”、“空宾语”的存在不从“抑扬律”或“核心重音”入手,仅从句法抑或语义(语用)
来解释,不是捉襟见肘,就会前跋后疐。原因很简单,它们是核心重音指派的结果。

核心重音的存在还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来。
(19)结构轻重(林焘1990:1-20)

a.动宾结构:　　　　　
宾语永远重　　　　 吃饭;走路;学中文;开玩笑

拿了一本书出来;拿出了一本书来;拿出来了一本书

b.动补结构:

　　　补语重 听懂了;写好了;考过了;看清楚;想明白、洗干净

　　　 听懂了没有? 想明白了没有? (“没有”轻读)

c.动+得+补结构:

　　　表能力　动词重 跑得快;他跑不快;屋里放得下;今儿晚回得去

　　　 跑得快跑不快? 爬得出来爬不出来?

　　　　　　　否定补重 看不见;回不去了;他扛不起来

　　　表结果　补语重 跑都快;跑得很快;跑得不快;跑得快极了;跑得快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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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当然,国内一般所说的“离合词”只是电离化中的一部分。
这句话除非特别强调“睡”才可以说,但不是核心重音句,而是对比焦点句(“不是没有睡”的意思。)



d.动+趋

　　　趋轻 拿来;拿起来;跑过去;打开;走进去;走得回去

上面的北京话重音是自林焘(1990)以来就公认的重音格式;而下面的重音格式更是北京人耳熟能详的

语感所在。请看:
(20)结构对立与轻重对立的对应性

a.重读辩义(重音不同和句法结构不同,导致语义也不同)
考过了(经历过); 考过了(过关了)
想起来(记得); 想起来(站立)

b.结构一样,语气重音不同

没写出来(陈述结果); 没写出来(表示意外)
没跳过去(陈述结果); 没跳过去(表示意外)

上面的事实并不是北京话“轻重结构”的全部,但足以说明北京话不但有重音,而且有不同范域、不同种

类、不同作用的重音。林茂灿(2012:145)曾指出:“宽焦点重音的声学表现是,后面韵律词音高曲拱的高

点不会比其前面的高,而后面的低点比起前面的低,末了一两音节音域较大。宽焦点落在上声上,上声

本身音高曲线呈弧型。”在实验语音学领域,关注宽焦(核心重音)的研究还很有限,但林先生的结论告

诉我们:核心重音有其物理证据,而它和窄焦的声学表现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实验语音学的实验对

象是声音的物理表现,音系学研究的对象是说话者脑子里的音理法则。这里所要指出的是,北京话的宽

焦不但有重音的物理表现,而且这种重音还可以直接限制句法,用韵律句法学术语说,叫做韵律删除

(prosodicfilter),意谓韵律可以删除合法的句法格式。既动词只把重音指派给直接支配的载重补述语。
结果不能弱读但未得核心重音的补述语成分,都将视为重音范域内的非法成分而被删除。请看:

(21)　　　主语　　　动词　　　载重成分-A　　　载重成分-B
a. ∗ 悟空 看见 三个妖怪 四次

b. ∗ 八戒 给了 三个美女 五个馒头。〔21〕

c. ∗ 唐僧 收 徒弟 佛缘寺

d. ∗ 悟空 打 牢固 变身基础

e. ∗ 沙僧 挂 袈裟 [在　墙上]

f. ∗ 菩萨 摆 公平 道理 [到彼此满意的程度]
上面诸例中的载重-B成分必须删除,句子才合法。但这不是句法或语义的原因,而是核心重音要求动

词必须严格根据句法支配关系把重音指派给它的补述语。如果有两个补述语都是载重成分,那么其中

不为动词支配者就会被删除。这就造成北京话“核心重音决定动词后句法成分数量”的句法格局。核心

重音不仅删除“句法成分”,而且还删除“句法格式”。请看:
(22)袈裟,沙僧∗ 放-了在桌子上。

北京话里没有“[V-ASP+PP]”这种句法格式。为什么? 其原因可以从核心重音激活句法运作的

操作上清楚地看出来:
(23)唐僧 [放那儿]-了 一本经书 = NP V+P+Asp+O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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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陈平(1987:81-92)曾指出:双宾语结构中的近宾语具有“由定指格式的名词性成分充当的强烈倾向”,而远

宾语具有“由不定指格式的名词性成分充当的强烈倾向”,可供参考。



普世语法中有介词并入(P-incorporation)(Baker1988:259-263)的操作,而这里的 V-P-Asp(放那

儿了)正是这种运作的结果。
问题是P为什么一定要并入到 V上? 下面的结构透露出其中的奥秘:

VP(24)
V PP
P NP

这个P阻挡了 V 对 NP的直接支配(governmentorsisterhoodrelation),因此非移除它动词不能把重

音指派给 NP。怎么移除它呢? 这时候潜在于普世语法中P-incorporation的运作就被激活,从而满足

了这里韵律的需要,如例(25)所示:

(25)�a. VP
V PP

P NPV P

b. VP

V-P NP

经过“结构删除(structureremoving)”(Feng2003)的操作后,我们看到的就是如例(25)所示的[V-P
NP]结构。这就告诉我们,韵律虽然不能直接创造句法,但是它可以激活原来不曾使用的潜在运作,结
果就增新了该语言的语法形式。北京话里所以有例(23)和例(25)b这样的句法结构都是韵律激活和促

发的结果。
由此可见,核心重音不仅可以标识句法例(19)、删除句法例(20)、还可以用激活方式“创造”句法例

(24)。北京话里面的这种句法格局,无疑是由核心重音的指派造成的。这样的由重音决定句法的语言,
不是重音语言又是什么呢?

4.2 核心重音作用域(VP-Prosody)

核心重音不仅对指派对象(v’、VP之内)发生作用(例(18)、例(21)),而且对 VP的外围成分也发生

作用(见下文)。以图3示之(参见黄梅和冯胜利2009)。

Spec

IP

[w��������������s]

VP
V’

V0 Comp 句法树

S 节律树
重音指派范域

核心重音作用范域

图3核心重音作用域(VP-Prosody)

这里我们把核心重音的范域分成两类:核心重音指派域(在 V’之内)与核心重音作用域(在 V’之上)。
凡是核心重音影响补述语的句法区域为重音指派域,如上面例(18)、例(21);凡是核心重音影响附加语

的区域,为重音作用域。
核心重音怎么影响附加语呢? 先看核心重音的指派原则 G-NSR:核心重音由动词指派给它直接支

配的补述语。这就构成重音指派范域。
它有如下几个特点(黄梅和冯胜利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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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对轻重

动词(V0)指派重音到补述语(Comp)上,意味着补述语(Comp)及其俯瞰(todominate)的节点获得

核心重音,而动词(V0)及其所支配的节点则相对为轻。

2)结构分界

因此,动词(V0)节点(及其俯瞰节点)和补述语(Comp)节点(及其俯瞰节点)之间,既是句法(两大

成分)的分界,也是韵律的分界。

3)离合力分区

a.果动词(V0)节点没有补述语,但有俯瞰分支节点,1)和2)可以把俯瞰分支节点拆成短语(亦即图

3中的 V’)———占据重位者,可脱离母体而独立(如“慷慨”的“慨”);

b.如果动词(V0)节点带有补述语,那么它所俯瞰分支节点就可以被压成一个韵律词 ———轻位可

贴附异体而合一。
这就是说,如果一个词出现在图3中的重音指派范域里,它可能发生一系列的相应变化。比如“负责工

作”中的“负责”,原为图3中 V0 俯瞰下的两分支点的动宾结构,当有“工作”作为它的补述语时,“负责”
居于弱位。由2)所迫,被压成了一个韵律合成词(否则无法携带外宾语)。然而,“负责”若无补述语而

单说的话,那么“责”将成为重音对象,1)便发挥其拆离作用,使“责”脱离母体而独立,于是有“你负什么

责”的说法,“负责”成了动宾短语。换言之,1)是离合词的导火索,而2)则是嵌偶词的发祥地。
据统计,《汉语书面用语初编》(冯胜利2006)的244个嵌偶词中,103个是副词,占五种词类的40%

(其他:名词51、动词64、形容词25、介词1)。为什么副词居五种嵌偶词之首呢? 这与副词的句法位置

和重音的指派有直接的关系。从上面的分析里我们看到:前动词的位置受到后面核心重音的拉引力,于
是造成“前动词成分”与动词的“合”。单音节副词受到这种拉力的牵引而贴附于动词,与之组成双音节

韵律词,于是造成大量的副词嵌偶词,如“遍查、遍访、遍吃、遍考”等双音节的“遍 V”,在汉语庄典语体中

非常普遍。“遍”是嵌偶词,因为“∗遍查找、∗遍访问、∗遍吃喝、∗遍考证”都不合法。然而,它们所以

不合法的一大原因就是核心重音的作用:“遍 V”之后几乎全带宾语。这一事实证明了核心重音和嵌偶

副词的互动关系。
为什么呢? 其实根据重音理论,原因很简单,因为“V”后有了载重的补述语(携带核心重音),所以

才把动词前的“遍”吸入动词,组成轻位上的“合”(亦即“遍V”)。这才造成单音节嵌偶副词在[__V]位置上

大量出现的语法格局。毋庸置疑,这是核心重音对附加语的作用,是典型的“核心重音作用域”里的现象。
在核心重音作用范域里发生的语法现象很多。王丽娟(2008)发现现代汉语介词的句法分布有如下

几个特点:

1)谓语之后没有双音介词;

2)主谓之间的介词有单有双,但只出现在主谓之间的都是单音介词;

3)主语之前的介词有单有双,但只出现在主语之前的均非单音介词;

4)就单双对应介词而言,二者的分布情况一致,即出现在主语前或主谓间。差异在于主语之前以双

音介词居多,主谓之间以单音介词居多。
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主语前”、“主谓间”、“谓语后”这三个句法位置上的介词有单双不同的分布

和要求呢? 为什么形成[双介词　主　双介词/单介词　谓　单介词]的句法格局呢? 这也是核心重音作用域

里的效应:由于核心重音的作用,[PP+VP]VP中的P则要单,而由于强调/对比重音的作用,[PP+VP]

VP中的P则宜双。比较(+F表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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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a.学生照老师的说法[做了一次实验]+F

b.学生[按照老师的要求]+F做了一次实验

例(26)a中的焦点在动宾(核心重音),例(26)b中的的焦点在介宾。而出现在主语之前的一类介宾短语

[PP+ Subject],大多携带对比或强调类的焦点重音,可以看作核心重音的域外现象。例如:
(27)a.论年龄,他比我小;论学识,我可是比他差远了。

　 　(比较:他的年龄比我小;我的学识可是比他差远了。)

b.鉴于他的突出表现,学校批准让他提前毕业。
从焦点上看,这里的介宾短语都是全句中被强调的成分;从韵律上看,这里的介宾短语之后要有停顿。
这种PP是核心重音的域外焦点(FocusP或TopicP)。很显然,离开核心重音和焦点重音层级与区别,
上面介词短语的分布和它们“韵律—句法”的属性,是很难描写和解释的。换言之,北京话的短语重音不

仅有 V’内的核心重音,还有IP前后的焦点重音。北京话对“焦点—重音对应律”很敏感:凡是焦点均标

以重音,此其一;第二,更重要的,北京话的焦点重音后面的成分,一律集体轻读。(亦参见 Xu1999;Xu
& Xu2005)比较:

(28)a.他不了解北京话的重音。　　　(核心重音,回答“怎么回事 whathappened?”)

b.他不了解北京话的重音。　 (对比,不是别人)

c.他并不了解北京话的重音。　 (否定)

d.他了解北京话的重音。　 (否认)

e.他不了解北京话的重音。　 (强调)
焦点后面不管有多少成分,都一律轻读。这是北京话重音的一大特点。从 V-not-V 的重音模板[V重不

V]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29)a.你知道不知道?

b.你想得起来想不起来?
上文谈到:北京话构词的韵律是大小(小不减二、大不过三),但句法里的韵律则不同:只要句中一个成分

承担了焦点重音(无论广域还是狭域),它后面的成分都(在原有的二、三节律之上)集体轻读。由此可

见,词法、句法的重音规则不同,所导致的结果也不同。

4.3 语调与重音(CP-Prosody)

CP标句短语韵律是近年来刚刚提到韵律语法日程上来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我们知道,句子成立

的韵律条件是语调:无论是单词句还是复杂句,加上语调才是句子。语调多种多样,我们熟悉的有:

(30)a.�陈述语气： 他知道
b.�疑问语气： 他知道吗？
c.�怀疑语气： 他知道？
d.�肯定语气： 他知道
e.�警示语气： 你再哭，我走了啊

北京话的这警示语气词“啊”有自己独特的语调。英文没有句末语气词,但是有类似的语调。例如:

(31) {Don’t cry, or I am leaving}

{Don’t cry, I am leaving }
———————Cornelius Kubler by person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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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调和重音,一般分属不同系统,它们也有不同的调阈,〔22〕但是重音是语调表现语气的一种必不可少

的手段。重音和语调一般认为是通过“音高、音强、音长”这三种基本语音手段来实现的,但因语言自身

音系的机制不同而有所偏重。
汉语的重音主要靠音长(停延也是时长的一种),语调主要靠音高(劲松1992)。语调最复杂,它和

重音密不可分,因此研究语调也是理解汉语重音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劲松(1992)、沈炯(1992)、曹文

(2007)等研究,北京话表达语气的韵律手段主要是“音高”和“音长”,前者表现为语调,后者表现为重音。
因此语气语调和语气重音在上面的三种基本语音手段上,彼此交织,相互作用。不仅如此,它们在实现

的时候还要和语言中的小波浪(字调、词汇和逻辑重音)相互作用。就是说,大波浪(语调)和小波浪之

间,此起彼伏的机制、运作和结果,构成了解汉语(尤其是北京话)重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最近这个领域的研究有了一个新的进展:语调和句末语气词可能是一张纸的两个面。具体的原理

表述如下(取自冯胜利2015b):
(32)CP-Prosody标句短语韵律:语调=句末语气词

语言的音高特征要么主要实现为声调,要么主要实现为语调;因此,在复杂声调系统的语言中,语调

则趋变为句末语气词。〔23〕

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33)Oh,man! 　人啊

Oh,God! 　 天啊!
英文感叹可以说“Oh,man!”汉语不能说“哎,人!”为表达这种语气,汉语的语调要用“啊”来协助,说成

“哎,人啊(=人呐)”———汉语的语气词就是语调的“音段化”。〔24〕下面这个例子更能说明这一点。林

培瑞曾经对作者说:

(34) The�word�GOOD�in�“ ” is�pronounced�in�“first�tone�plus�second�tone”,�they�mean�

“yes.” When“good” is pronounced in two fourth tones, it means“no.”
———————Link, personal communicationn

就是说:

Good���������= �我好 。（表示拒绝）
(35) �= �好 ！ （表示接受）

由此也可以体会出英文“语调”在汉语里是由“句末语气词”来完成的。如果是这样,“上古汉语没有声调

也没有语气词”、“汉语方言中声调越多句末语气词就越多”、“人类语言有声调的语言不存在没有句末语

气词”等一系列表面毫不相干实则相互关联的现象,均是这里假设的必然结果且信而有征。
不仅如此,如果(句末)语气词和语调就是一张纸的两个面,那么传统“语气由语调和重音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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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如上文所示,图1结构中不同的句法层级里面,有不同的重音规则。由此可以直接推演的结果是:不同的句

法层级也构成不同的调阈:DP里面有词调(声调)、IP里面有语法调(词缀为功能成分)、CP里面是语调。事实上,藏语

里面的调阈分布正是如此,不过名称不同而已:区别词汇意义的叫字调,区别语法意义叫词调,出现在句子末一节奏单位

的重读音节上区别整个句子语气意义的叫语调(还有分歧,参瞿霭堂(2013))。
为避免歧义,这里给出英文的定义:TheFundamentalFrequencyF0(pitch)isusedeitherfortonemicorinto-

nationemicpurposeandthuswithinarichtonalsystem,theintonationemewillbealternatedintosententialfinalparticles.
参 Li(2001)“TonalStructureofYes-NoQuestionsinChaha”有关音段和超音段不同语音属性在C位上的相

互转换。



实验语音学分析,就可以统一理解为“语气语调=intonation”的不同的语音表现;亦即:该语言的音系系

统决定它“要么用超音段的手段实现”(语调),“要么用音段的手段来实现”(语气词)。至于如何实现

(“音长、音强、音高”)则据该语言的音系系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选择。如果说北京话是一种重音语言,
那么这就意味着北京话的音系系统(包括它的声调系统)允准或激活它在“音长、音强、音高”的合理范围

内做出最佳的选择:不仅要实现表达语气的语调intonation,而且要实现字调,同时还要实现焦点重音。
因此用哪些语音手段(是用超音段形式还是用音段形式)来实现,就成了我们将来深入、广泛研究“语调

和句末语气词关系”的重要课题。但无论如何,下面的事实告诉我们:北京话的语气词(如“好吗”一语)
的语调实现,不仅有轻重的对立,而且有句法的对立。比较:

(36)a.悟空对唐僧:“师傅,我们换一个房间好吗? 这儿有妖怪。”

b.沙僧对唐僧:“师傅,你就换一个房间,好吗? 徒儿求您了!”
若“好吗”殿后前无停顿,如例(36)a,则与整句语调融合为一,轻读,这时表达的是“委婉”语气。但如果

前面有停顿,“好吗”就带上了独立的语调,那么“委婉”语气就变成“祈求”语气,如例(36)b。这和“对不

对”的语调变化类似:一般念降调,读重音;但也可以念升调,提醒对方该做不该做。例如:
(37)a.是记者对不对? 我没看错吧。———降调

b.你是记者,对不对? 怎么做这种事! ———升调

当“对不对”读降调时(前无停顿),表示确定;当“对不对”读升调时(独立语调),表示批评。从“好吗”、
“对不对”的不同语气重音可以看出:语调重音是句法层级中的一个独立的重音范畴,也是北京话重音的

研究对象和领域。语气的表达方式不是单一的(参见贺阳1992),各种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如何,左右

句子语气的因素有哪些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这里只提出问题,以便将来的深入研究。

5 北京话里轻重对立的语体功能

北京话的轻重不仅直接标示焦点、规定词法和控制句法,而且还有区别语体的作用。冯胜利(2010)
和王永娜(2010:105)的研究表明:离开语体很难或无法全面理解北京话的轻重,也很难确知韵律语法

的功能与作用。语体语法和韵律语法界面研究告诉我们:不同的语体功能有不同的韵律结构。譬如,

Chao(2002:39)所说的“台湾”这一省名的重音变化,反映的就是该词的语体演变:“台湾这个省名的历

史很有趣。我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台湾刚割让给日本不久,一般人还叫它的老名字 Tair.uan。现在

过了半个世纪,中国人再谈到台湾的时候,就常常说成 Tair’uan,没有轻声了,就像那些新省份的名字

一样,例如:宁夏 Ningshiah、西康Shikang。除了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几乎没人记得台湾本来叫做 Tair.
uan。”〔25〕

赵元任把这个轻声的“台湾”定性为“oldandfamiliarname”(熟悉的老名字),其中“old”和“famil-
iar”两个概念非常重要,它标识出这时候的“台湾”发音是口语体。但是当台湾割让给日本以后,这个

“熟悉的老名字”就陌生起来(发生了政治变化),于是就像新省份名字的念法一样,没有轻声了———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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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译文取自丁邦新(2002:23)译《中国话的文法》。原文是:“Averyinterestingcaseisthehistoryoftheprov-
incename台湾 ‘Taiwan’.Inmyschooldays,notlongafterthecessionofTaiwantoJapan,peoplestillspokeofTair.
uan,anoldandfamiliarname.Now,afteralullofhalfacentury,whenpeopleinChinabegintotalkabouttheplacea-
gain,itismoreoftenspokenofasTair’uan,withoutaneutraltone,justlikethenewprovincename宁夏 Ninshiah
‘Ninghsia’and西康 Shikang‘Hsikang’,andfewpeopleoutsidethoseofmyagegrouprememberthatTaiwanwasever
calledTair.uan.”



正式体。由此看来,一个词是否轻声和该词的口语度(oldandfamiliar)直接相关。这是北京话的语体

在要求轻重对立上的典型例证。〔26〕事实上,不了解北京话的重音,不仅无法辨别其语体语法,也无法

洞悉北京话里文白相间的语体艺术。请看:
(38)北京之春(之pro-clitic)　　∗ 北京的春

北京的春天(的in-clitic)　　∗ 北京之春天

“之”和“的”都是领属格虚词,相当于英文的“’s”。按照韵律语法的普遍规则,它们都应该轻读(功能词

都是韵律隐形成分)。“之”在上古汉语中轻读的事实有“诸=之乎、弗=不之”等合音词为证。然而,在
现代汉语里,“之”却不能轻读。为什么? 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从韵律语体的角度可以很好地

解释这里的所以然:现代人要用古语来表达“典雅”则必须对古代的“轻”进行“韵律加工和改造”,使之

“不轻”而后可,否则则有语体不伦不类之弊。正因如此,即使违背了虚词一律轻读的语法,也在所不惜。
上面的 Tai.wan变 Taiwn,∗tjə变zhī,都是北京话“变轻为重(=不轻)”的语体运作。北京话是一

种重音语言,于此又见一斑。

6 北京话重音的实验语音学证据:语音长短度与句法合法度的对应

北京话是一种重音语言在实验语音学上也有明证。Deng等人(2008)测量了下面三组动补动词。
(39)a.学生 看清晰了黑板上的图像。(黑板上的图像已经看清晰了)

班长 讲明确对方的来意。(对方的来意已经讲明确了)

b.学生 看清楚了黑板上的图像。
班长 讲明白了对方的来意。

c.学生 看清了黑板上的图像。
班长 讲明了对方的来意。

例(39)a组是“音足调实”的双音节补语;例(39)b组是带轻声的补语;例(39)c组是单音节补语。三者

在音节长度上显著不同。如例(39)所示,这三种不同的动补语音格式在带宾语的合法度上也不一样:例
(39)a组带宾一般都不能接受,而例(39)b组带宾有的能接受,有的不能接受。例(39)c组带宾一般都

能接受。Deng等人(2008)实验结果发现:动补动词的长度与其带语的合法度之间的对应关系。亦即:

1)双音节动补型的时长最短,其合法性程度最高;

2)不含轻声的三音节动补型的时长最长,其合法性程度最低;

3)含有轻声的三音节动补型,由于轻声音节在时长表现上比带正常重音的音节短,使得其合法性程

度介于不含轻声的三音节动补型与双音节动补型之间。
下页图4和图5是合法度(不同类型句子的评判得分)和归一化时长的具体结果。
这个实验给句法学家提出一个严峻的挑战:为什么补语的长度可以允准宾语的出现———长度决定

句法? 显然,这是核心重音的作用。事实上,根据 Deng等人(2008)的研究,补语的合法度和补语的长

短量可以具体地测量出来:

1)补语的时长如果达到或超过两个非轻声音节的长度,整个句子的合法性就会降低;

2)补语的时长如果小于两个非轻声音节的长度,整个句子的合法性就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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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事实上,赵元任(1991)“汉语地名声调的社会政治色彩”一文所讨论的“声调的社会政治色彩”就是今天语体

语法的现象,读者可参看(载张志公主编,钱晋华译《语文论集》第4期:1-4)。



　　　　　　图4不同类型动补动词的长度　　　　　　　　　图5不同类型句子的评判得分

毫无疑问,实验语音学的结果告诉我们,北京人对动补带宾结构的合法度的语感来自于音节的长短轻重

律。〔27〕

这不仅从语音的物理存在上印证了北京话的重音,同时还告诉我们,北京话的长短量和句法的合法

度可以通过实验语音学的精密测量而数字化。
实验韵律语法学还刚刚起步,但它的显著结果可以告诉我们,北京话的重音有实验语音学上的证

明。事实上,这一结论不仅告诉我们北京话有一个重音系统,而且它的这一重音系统还支配着该语言的

词法与句法。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北京话是个重音语言(或重音语言之一种)。〔28〕

7 结语

我们说北京话是一个重音语言不仅有北京话自身的证据,而且还有其他方言的对比分析。跟其他

汉语的方言相比,图2中四个层面上的重音规则及其语音实现,在不同的方言里是不完全一样的。每一

种方言都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的语音系统。譬如“台湾人说的普通话就不倾向于用重音来区别歧义性的

焦点”。〔29〕

因此,本文所谓北京话是一种有重音的语言,既不意味着它和其他“重音语言”(如stress-timedlan-
guages)一样,也不意味着其他方言的轻与重和北京话一样。比较台湾闽南话(Li2013):

(40)a.我已经看了　[十本(的)]+F书了。

b.gua　yiking　khuaN　tsap-pun　e　tseh　a.
我 已经 读 十-本 E 书 了

“我已经读了十本的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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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匿名审稿人指出:“从语音学的角度看,在相同语境和语速下,两个非轻声音节的时长(讲[明确])必定长于一

个非轻声一节加一个轻声音节(看[清楚]),后者的时长也必定长于单 音节(看[清])。”笔者完全同意匿名审稿人的意

见,同时指出:邓丹等(2008)的创见不在于三个形式的长短差异,而在于三个长短和三种合法度(合法、不统一、不合法)
之间系统性的对应关系。这一点仍然有待“实验语音语法学”的重视。

怀疑甚至否定北京话重音的学者,似乎应该从本文提出例子出发,构词上音节的多少决定语法;造句上重音

的位置决定语法,这种语言如果不是一个有“重音”的语言,无论用什么样的术语来描写,都离不开“韵律”(参见马秋武

2015:153-154),离不开北京话是韵律制约的语言。如果承认了北京话是韵律制约的语言,那么究竟这里的韵律是重

音、还是节律,就只是术语的问题,不是问题的本质了。
参Shyu(2010)“Thoughtheuseofemphasismaysoundexaggeratedtothem,thepurposeoftheexperiment

wasachievedinthesenseFocusinterpretationofzhi‘only’associatedargumentsthatthedesigneraimedtoprovidean
audiblephoneticprominencetoelicittheirjudgments.”



闽南话用e来表示强调(停顿和填充手段),北京话是用音高(窄焦)和音长(宽焦)来凸显焦点。〔30〕就

是说,重音在不同的方言里有不同的语音实现法。
这还给我们另一种启示,如一种方言或语言不用重音(音强、音高、音长)来表示强调或区分歧义的

话,那么其他手段,如“停延(音长的变体)”、“嵌入(超音段的变体)”,就有可能以参数化的身份被采用。
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可以使用不同的韵律凸显手段来别歧辨异。〔31〕因此,我们的结论是:

1)北京话是一种重音语言;

2)其他方言也有自己实现相对凸显的节律和机制,但是语音上如何实现,则有待该方言的研究专家

来揭示。
如果本文的研究是正确的,一向认为声调语言tonelanguage和重音语言stresslanguage两极语言

超音段的对立,显然不足以概括现实中的复杂事实。
本文的研究展示出重音问题的复杂性:人类语言在声调和重音方面并非简单地表现出要么tone要

么stress的单纯现象,就如同“声调和句末语气词同步发展”的普遍性一样,也并非没有其他因素(或参

数)的参与所导致的不同结果。〔32〕Goldsmith(1981)曾论证“英语是个有调语言”,虽然他仅就英语跟

非洲语言有共同声调规律(亦即升、降调均平调之组合)而言,但其中也透露出普世规则在不同系统的介

面作用下所产生的复杂结果。
本文最后要指明的是:当代的汉语的研究必须走出要么“照搬西方理论”,要么“死守传统旧学”的两

极怪圈。前者不顾“汉语事实”削足适履地套用西方理论(如陈寅恪所评食洋不化者)〔33〕;而后者则无

视“前沿科学”的发展而盲目闭门造车(陈寅恪所论治学“不入流”者)。〔34〕今天中国境内外的汉语语言

学应该有自己时代烙印的新发展。什么是这个时代烙印呢? 我的看法是:用汉语独有的语言现象创造

人类语言的普世理论。北京话的重音,或许就是暗示普世语法的独有现象。

参考文献

Baker,MarkC.1988.Incorporation:ATheoryofGrammaticalFunctionChanging.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
cagoPress.

Cao,Wen(曹文).2007.ChaoYuenrenxianshengduihanyuyudiaoyanjiudegongxian赵元任先生对汉语语调研究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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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34〕

显然,根据本文的证据,Shyu(2010)的结论“stressisnotlexicallydistinctiveinChineseandnativespeakers
(atleastofTaiwaneseMandarin)tendnottodisambiguatesentencesprimarilywithstress”则显然不是事实,因为北京话

并非如此。
注意:语言可以用不同手段实现相对凸显,但是不能没有相对凸显。而例(40)中闽南话用e来标识焦点,可

能正是延停式超音段手段的音段变体。因此,不是用凸显语义thematicprominence或句法结构syntacticrelation或语

境contextualinformation来消除歧义的手段。(参见Shyu(2010)“Foralanguageinwhichstressisnotlexicallydistinc-
tiveanddoesnotprimarilyemployprosodyfordisambiguation,itissuggestedthatotherfactors,suchasthematicpromi-
nence,syntacticrelation,orcontextualinformation,maycontributetoambiguityresolution.”)

没有声调的语言不是不可能有句末语气词,要看该语言的语调系统而定。参 Li(2001)有关 Chaha语疑问语

气词的分析。
“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

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陈寅恪2001)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

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通义,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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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paperdiscussesstressinBeijingMandarin.Itisarguedthatthoughnotstress-
timedlikeEnglish,BeijingMandarinisatypeofstresslanguagebasedonitsprosodicprominencesig-
nifiedbyprosodiccategories(syllabicunits)thataffectmorphologyandsyntaxinthelanguage.Fea-
turesandfunctionsofstressareseenateachlayeroftheProsodicHierarchyandeachzoneofCartog-
raphicalSyntax,namely,syllable,foot,prosodicwordandVP-prosody(nuclearstress),TP-prosody
(focusstress)aswellasCP-prosody(intonation).Theargumentmadehereclaimsthatgiventhedif-
ferenttypesofprominentbehaviorsatdifferentsyntacticlevels(andprosodiclayers)proposedhere,

itisnotonlyplausibletounderstandthepropertiesofstressinBeijingMandarinindepth,butalsoto
enableustomakeadvancesanddiscoveriesinprosodicphonology,prosodicmorphologyandprosodic
syntax.

Keywords　BeijingMandarin;wordstress;nuclearstress;contrastive/emphaticstress;intona-
tion;prominence;prosodicsyn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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